
“夜光杯”美文征集活动自今年3月
启动之后，共收到近5000封海内外来
稿，其中20篇经评选成为“夜光杯美
文”，将于9月9日晚在新民晚报创刊95

周年系列活动“夜光杯之夜”上揭晓。
用小文章表现“新时代”，用好文

字唱出“新旋律”，寻常如你我，也可以
与大师的名字，一起出现在“夜光杯”
的舞台上。每一个人，都能够因文字
而闪光——这里是一些参与夜光杯美
文征集活动的素人作者的故事。走近
他们，走进“夜光杯”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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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舟的家乡是阿勒泰。连续剧

《我的阿勒泰》火了，无数城里的人

们向往广袤的草原上，白云底下的

马儿跑的一幕幕。甚至，连她们面

颊上红红的两团，都那么质朴，那么

可爱。但对于戚舟来说，她的阿勒

泰显然不是镜头里的种种。“电视

里大概拍出了60%吧。”戚舟一家

都是从河南移居至当地，家里的老

一辈到现在说的都是河南话。不

似我们想的，30岁出头的戚舟大概

只见过草原一两次，对她来说，那

也是稀奇。

戚舟去喀什支教了两年。入村

的那条路十八公里，她来来回回，报

废了一辆电动车。那里，二十六个

宝贝等着她。戚舟教宝贝汉语，以

及如何种下梦想。都是宝贝，但宝

贝和宝贝还是不同的。戚舟喜欢

“布布”，一个六岁的女孩，有着一双

黑葡萄般的眼睛。布布是戚舟唤她

的，软软糯糯像小布丁。布布是班

级里个头最小的。她的爸爸是警

察，哥哥也曾是警察，后来执行公务

时牺牲了。布布说她也想当警察，

大家都笑，这么小小的、软软的身

子，能抓得住谁呢？戚舟却没有笑，她告诉大

家，把一个梦埋进土里，用勤奋和智慧去浇灌，

有一天，就可以发芽、繁茂，变成理直气壮。

戚舟工作在兵团上，这些年，她开始写作

投稿。在小红书上看到了夜光杯的征文活

动，她说自己不能错过，毕竟，戚舟看新民晚

报已经好几年了。“每次攒上两三个星期，然

后一次看完电子版。”戚舟的梦想，也是自己

的小学老师为她种下的。小学一年级，她就

遇上了白老师。白老师也年轻，她喜欢戚

舟。每次小小的女孩考试考得不错，她就自

费买一本书送给女孩。到现在，戚舟都记得

自己收到的第一本书是《绿野仙踪》，故事中

充满友情、忠诚、诺言、合作，当然还有一路上

的成长。到了三年级，学校里终于有了图书

室。她曾觉得很大很震撼，一墙壁一墙壁的

书，但现在想想也不过是一间屋子的大小。

正是因为不大，并不对每个学生开放。又是

白老师带着戚舟办好了图书证。后来她当过

小记者，采访学校的运动会、音乐会。再后

来，白老师走了，但戚舟读下的那些书，看过

的那些字，却一直留了下来。

戚舟最喜欢的一本书是美国作家贝蒂·史

密斯写的《布鲁克林有棵树》。贫民区布鲁克

林的小女孩弗兰西，饱经家庭的不幸，同学的

歧视和社会的不公。但她艰难地成长，从未

放弃写作梦，她每周总要央求图书管理员为

自己推荐一本书，这是让她走下去的一点

光。“你看一切，要像第一次或最后一次见到的

那样，如果这样的话，你在世上的日子就会充

满荣光。”布鲁克林的那棵树是天堂树，这种树

是唯一能在水泥地里长出来的树。对于戚舟

来说，阿勒泰也有棵树，向阳、向上、充满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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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的标志是丸子头。他有点

名气，名气在申花朋友圈。一个美国人，

“扎”在上海10年，大概没有什么比成为

一名“蓝魔”能更直接、更深刻地融入这座

城市了。无论是抖音，还是B站，这个跟

着申花一起笑一起哭的老外，成为阿拉的

自己人。

亚历山大出生在佛罗里达，那里有大

海，那里有热力，人人似火。但少年时代的

亚历山大是内敛的，他说一直觉得自己不

是那种外放张扬的性子。去到大学，学了

数学、社会学，还学了一点中文。大学，是

个崭新的物理空间，各种社团，各种实践，

亚历山大被整个“打开”。原来，他并不是

自己以为的自己。人，有意思极了。他会

等待某个时间节点，或某次化学反应，自我

“爆破”，一步步走向更真实的内心。亚历

山大问自己：你真的想呆在学校里研究数

学，日复一日地做研究吗？亚历山大给出

的答案是：他来到了中国。

南通是亚历山大的第一站，他做外

贸。人的一辈子，或许都在寻找童年。自

小，去体育场看各种比赛是家里的保留节

目。棒球、橄榄球、足球、NBA……倒不一

定真的是谁的死忠，“燃烧”的现场气氛，还

有那种“在一起”的家庭记忆是不可磨灭

的。所以，来到中国的亚历山大急切地想

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赛场归属。遗憾的是，那几年，南

通并没有中超球队。转场上海，开启自己的第二段中

国旅程，他迫不及待地走进体育场。但申花还是海港

呢？这是个问题。

亚历山大打算去两边的主场都观摩下，然后给自

己定下一个主队。第一站，是申花。那时的申花还在

虹口。一下子，亚历山大就被“吸”进去了。球迷灼热

的情感，现场燃爆的气氛。亚历山大只看了一场，便

坚定：就是申花了。后来，他越来越认定自己的选择，

一起享受，一起欢呼，申花球迷的忠诚度和积极度，是

有魔性的。亚历山大的办公桌上，放着申花的搪瓷

杯，手机壳，也是申花限定款。

亚历山大已不满足主场观战了，他成为申花球迷

中的“远征军”。有时候，太太会抱怨他为了看申花比

赛，花钱花得太多，花时间花得太多。但他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觉得自己已与上海合二为一，因为他成为

了“蓝魔”的一员。“蓝魔”是有门槛的。早前，他看到

有“蓝魔”国际团的球迷，主动上前搭讪。亚历山大

说，别人是用“斜眼”看自己的，只以为又来了一个看

看玩玩的老外。结果，一场又一场比赛，一次又一次

遇见，这个老外居然回回都来。国际团的球迷主动向

亚历山大伸出橄榄枝：比赛前一起吃个饭吧，看球时

一起来北看台吧……亚历山大被接受了。

他说自己不是那种荣辱不惊的球迷。申花赢了

球，他要高兴好几天；输了球，便也要低落好几天。和

亚历山大聊天，正是他去客场观战申花本赛季联赛首

败之后的第三天，他不太开心，“还没有走出来”。做

申花球迷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是，一直和大家“混”在

一起，亚历山大的上海闲话也越来越好了——讲不

来，听得懂。这一次，在社交媒体上有点红的亚历山

大决定到晚报上用汉字写写自己与申花的故事，写写

自己作为上海人的故事。

高慧凝正在攒字，

她为自己的第一篇小说

做准备。说起来，她的

这条职业路线并不是始

终明晰的，倒像是一张

画了很多箭头的地图，

尝试了好几个方向，终

于找到自己的目的地。

高慧凝当过一年的幼儿

园教师，便“撤”了。她

说，不那么合适。后来，

她又去做了舞蹈培训，

甚至还想过开一间自己

的工作室，终也未果。

文学，突然冒了头，给了

女孩一份生活的灼热

感，让她想要去试试。

高慧凝不是拖泥带水

的，她立即去考同济大

学创意写作班。两年，

沉了下去，沉入文学与

写作，再起身，便已坚定

——原来所有的兜兜转

转，都是为了找到此处。

有时，高慧凝会拿

自己的小作品给一些前

辈看。前辈有指教：小

高啊，好文章需要有时代性的见

解。但小高有自己的观点：“我不

能保证自己的文章有卓越的见识，

或者给读者带来信息的增量，但我

可以保证的是，这些文字都是我当

下的有感，都是真实的。真实性并

不指文章内容的真实，而是我个人

情感的真实。只要我的作品能引

起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就达到了我

的初衷。”情感的真实，这不也是高

慧凝对待生活的态度吗？

跳舞是童子功，三四岁的时候

就练上了，长大后还去了上戏附属

的舞蹈学校。跳舞是苦的。身体上

的苦，咬咬牙也就过来了。更苦

的，是心灵上的焦灼。“跳舞时候会

有选拔，这份竞争感不亚于学生读

书考学。”现今，她想了想，跳舞和

写作有什么相通或不同呢？不同

处很明显，一动一静。“相通的地方

也有，它们都是通过外在的形式，

写作借助文字，舞蹈通过肢体，来传

达自己的思想。并且，读者和观众

都可以有自己的二次解读。这便是

千人千见。”她依旧喜欢舞蹈，看得

很杂。芭蕾、古典舞、拉丁舞、现代

舞，城中有舞蹈演出，她大多都不会

错过。近期让高慧凝印象深刻的，

是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文字也

会跳舞，流淌着流淌着，高凝慧说是

自由自在的感觉，然后汇聚成一条

情感的河流，让人沉浮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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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中平59岁了，来

自江西萍乡。他每天都

会听书。什么都听，小

说、杂文……他喜欢励

志的、向上的内容，这些

句子，像他生命里的

光。大概没有人能够理

解，文字对于童中平的

意义。因为，我们的世

界是光明的，透亮的。

10岁那年，童中平

看不见了，世界从五彩

斑斓变成了漆黑一片。

他受了外伤，头部撞上

硬物导致视网膜脱落。

这是一记来自命运的重

锤。那时年少，倒也未

觉太多煎熬。难受的

是，他不能看书了。书

本里那么多的志怪、英

雄，那么多的冒险、探

索，统统离他远去了。

后来，童中平抽脱自己，

来审视遇到灾祸时那个

小小的孩童：“比起其他

的不方便，这才是男孩

最痛苦的地方。”其实，

半个世纪前，世界的多

彩，很多都是书本铺设的。

20岁出头，童中平才学了盲

文，又去了学校学习按摩。一毕

业，童中平进了医院的按摩室工

作。他开始慢慢找回自己的轨道，

第一就是要重新阅读。那时，盲文

书很少，看得也很慢。他慢慢试着

写作，用盲文写出来，再找人抄成

汉字。有了点名气，甚至还出过两

本小书。“年轻的时候是有过文学

梦的，但后来我发现真正的梦想，

倒并不一定是要功成名就，成为什

么大作家。其实一辈子读书，读很

多书，就是一个梦了。”

童中平是实实在在看到时代

变迁的。残联给他发了一个听书

机，外头买也要六七百元。这是他

的“宝贝”，每天捧在手里。现在，

童中平用上了微信。“有很多读屏

App什么的，沟通没有障碍。”这次

的夜光杯征文，他就是从微信群里

“听”来的。甚至写文章，也变得方

便起来。一个人，一台机器，一个

软件，统统搞定。童中平如今也爱

听一些游记，字里行间的风土人

情，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仿佛他自

己也走了一遭。

文学，是黑暗里的一道光，童

中平说：“每天，不看点书，不写点

东西，就浑身难受。它们已经像吃

饭一样，成为生活中的必须。”


